
1889年春天，24岁的爱德华·沙畹来到北

京，他立志将《史记》的“十二本纪”翻译成

法文，但人们对此并不看好。此前海外汉学界

虽有翻译《史记》零星篇章的尝试，但要系统

地翻译这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巨著，堪称

当时的一项“探月工程”，况且 24 岁的爱德

华·沙畹当时还是一个只在东方语言学院短期

学过汉语、尚未与中华文化有实际接触的年

轻人。

但一年后，沙畹震惊了汉学界，他翻译的

《史记·封禅书》 由北京北堂图书馆出版。

1895 年到 1905 年，他翻译的 《史记》 前 47 篇

——不仅有“十二本纪”，还有“十表”、“八

书”和“十七世家”，以 《司马迁纪传》 之

名，分五卷由巴黎勒鲁出版社陆续发行。他的

法译《史记》被推崇为汉学界盖世名作，汉学

家鲁惟一和夏含夷认为到 19世纪末西方的翻译

以他的法译《史记》为巅峰，直到 20世纪末仍

没有人能在翻译上超越。

（一）

沙畹不仅翻译精准，而且加有丰富的注释

和附录，考证严谨详尽，“涉及中国古代史提

出的所有问题”，并有许多创见和评论。如在

《史记·封禅书》 的译文之前，他写有一篇 29

页的 《引论》，分析中国宗教的发展和概况，

精辟指出：“中国古代宗教最深的根基在于对

幸福、特别是对长生不老的渴望，而不是对神

灵的恐惧或崇拜。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其实是

他们自己，或者说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功绩而能

享有洪福的人们。”他译的 《史记》 不仅写有

引言、大量考据注释和 4 份附录，还有一份长

达 225 页的引论——还原时代背景，介绍司马

迁的生平，探讨了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考

证《史记》的资料来源，分析司马迁如何运用

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不同形式互为补充

地构成这部通史，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

成果。

爱德华·沙畹，1865年出生在里昂的一个

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哲学专业，之后

在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的建议下转向中国古

代史研究。沙畹 1889年来华担任法国使团的翻

译；1893 年回到巴黎，担任主持法兰西学院

“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的教授；1895

年担任法国亚洲学会的秘书长；1903年协助考

狄主办东方学杂志 《通报》。1907 年 3 月，沙

畹二次来华，先考察东北满族史迹并在日本学

者关野贞的陪同下考察了高句丽史迹，然后到

北京与弟子阿列克谢耶夫会合，到河北、山

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考察，除了由《史

记》 展开的几个课题外，还调查了千佛山石

窟、武梁祠汉代画像石、泰山和曲阜史迹、龙

门石窟、汉唐陵墓雕刻、云冈石窟等，历时半

年之久，带回了丰富的碑帖、拓片、壁画等文

物和大量图片资料，拉开了他全面研究汉学的

大幕。

除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就外，沙畹对

诸多汉学研究领域都有开拓之功，其广度、高

度和精深都令人叹为观止。

（二）

沙畹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借鉴研究地中海

文明和西亚文明的方式，开创了对中国古代石

雕和碑铭研究。第一次驻留中国期间，他考察

了山东武梁祠、孝堂山石室，搜集了一批碑

铭、画像石拓片等，写成《中国两汉时代的石

刻》一书，通过将碑铭石刻与文史记载相比照

来加以阐释。二次来华完成对中国早期石刻和

石窟造像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考察后，沙畹撰

成约 1800 幅拓本图片和摄影的 《华北考古图

谱》 两册；又撰写了两部对图谱的考释著作

《汉代雕刻》《佛教雕刻》，合编为 4册《华北考

古记》。沙畹的开创性工作使中华的艺术历史

及艺术考古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华北考古记》 是中国雕塑碑刻著录。将

拓片与摄影相对照能够更完整地展现实物的面

貌特征，对有关研究十分重要。更弥足珍贵的

是，沙畹对中华雕塑碑刻进行系统著录时，正

值晚清社会大动荡，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

和日本侵华战争，文化遗产遭到严重损毁、流

失，沙畹的著录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古代雕塑碑

刻遗存的“孤影”或“孤证”，也是我们今日

寻找流失海外文物的指南。

（三）

研究在纸发明前时代的主要书写材料——

竹木简牍的“简牍学”，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

历史的一门显学。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

简》被认为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但鲜有

人知道这得益于沙畹的基础研究。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1900年赴新疆考察，带

回的文献包括在和田、尼雅、敦煌等地区发现

的自西汉到唐代的大批简牍及文书。或许是因

沙畹此前发表过一篇资料翔实的关于纸发明前

中国书简的论文，斯坦因便请沙畹考释这批文

献。罗振玉听说后便给沙畹写信，希望获得这

批材料。沙畹慷慨地把自己刚刚完稿、还没有

出版的著作《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

文书》的稿本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

在沙畹的著作中选录汉晋简牍 588 枚，加以分

类考释，编撰成《流沙坠简》三册，于 1914年

出版。沙畹的巨著则由牛津大学在 1913 年

出版。

这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奠立了简

牍学。

（四）

沙畹不仅像此前汉学家一样翻译中国去印

度取经者和印度来华传经者的行记与传记，如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将文献研究与田野

考察相结合，将历史的考证方法引入佛学研

究，尝试对汉传佛教的一系列信仰起源和演变

作出界定，阐明了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

国，再传至朝鲜、日本的路径，于 1910—1911

年发表了译作四卷《汉文大藏经五百寓言故事

集》。沙畹还与印度学家列维合作撰写了关于

佛教思想、制度行仪等论文。

1910年出版的著作《泰山》指出道教科仪

的重要性，开辟了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条新

途径。该书补编 《中国古代社神》，以“社”

为主线展开宗教社会学考证，指出：“中国人

认为土地生养万物，具有神力，土地神乃其人

格化身。”

从中东或西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一些宗教的

来历及其演变，直至今日仍有待探究。1897年

沙畹以蒙古帝国早期都城哈勒和林遗址发现的

碑铭为切入点，结合对西域史地的考察和敦煌

文献的释读，着手研究祆教、景教，特别是与

伯希和一同研究了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摩尼教在中国宋代以后称明教，使其家喻户晓

的则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倚天屠龙记》。红巾

军起义和明帝国实与明教无关，沙畹与伯希和

所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愈显作为研究基础

的价值。

（五）

沙畹十分关注中西交通和西域问题，并

“开辟了从边境地区着手研究中国史的传统”。

他译介了 《魏略·西戎传》（1905 年）、《后汉

书·西域传》（1907 年） 等，并有详细的注

释，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的西域地理

知识。

沙畹研究这些史籍所涉及的地方志，探寻

史书或行记所记载的交通路线，撰写了《中国

之旅行家》《宋云行记笺注》《大月氏都城考》

《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还有论文 《据 〈魏

略〉 所知的西方国家：前言》《〈后汉书〉 中

的西域地区：前言》等，考证这些国家或地区

的外交、商业往来、宗教进化、文物风俗。同

时研究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但最重要

的，应属他的《西突厥史料》。

沙畹以梳理 《唐书》《策府元龟》 等中国

有关西突厥的史料为主线，辅以拜占庭帝国和

阿拉伯地区史籍中的突厥史料，译释在敦煌发

现的一些突厥碑刻并参引其他学者译介的突厥

文碑铭，着重讨论西突厥与唐的关系，再扩展

到与柔然、波斯、拜占庭的外交关系，探讨各

民族间的交往史和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发展。这

一著作开引入东方学研究汉学的先河，“将法

国汉学界对内陆亚洲历史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

的境界中”。

（六）

从沙畹开始，汉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沙

畹继承和综合前汉学家、法国学派、英美学派

的不同学术特点，将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语言

学、语音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

法引入汉学研究，从译注《史记》开始，建构

了不同于此前中国史学的考史、纂史和释史方

法，将中国研究逐步解构为历史、碑铭、宗

教、民族、民俗、文学、神话等方向，开启了

西方现代汉学。沙畹参与建立的碑铭学、简牍

学，为之后的敦煌学研究、西域史学研究、蒙

古学研究、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畹不到法定年龄

的儿子被征召上前线，他忧劳成疾，于 1918年

英年早逝。指引沙畹走上汉学之路的考狄在其

讣告中，评价沙畹为“西方汉学第一人”。沙

畹一生不仅学术贡献卓越，而且桃李满天下，

他培养了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俄

国的阿列克谢耶夫，瑞典的高本汉，瑞士的戴

密微，德国的福兰阁、哈隆等一批杰出的汉学

家，如同灿烂的星斗，缔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

汉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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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向军路向军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陆地边缘，北起今

冀鲁交界处的漳卫新河，经莱州湾南岸，东

北经蓬莱角绕过成山角，折向西南至苏鲁交

界处的绣河河口，全长约 3345 公里。此外，

还有星罗棋布的近海岛屿 299 个，其面积虽仅

有 93.6 平方公里，却与陆地构成了完整的沿

海地区。海岱地区的整体地形呈现出大海与

高山辉映、半岛与山地结合的特色，优越的

近海地理位置使得海岱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

就走向了海洋，沿海地区更是留下了分布广

泛的涉海遗存。

优越的地理位置

环境学研究成果表明，“大理冰期”后气

候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大规模消失，海水漫

入三海平原 （渤海、黄海及东海） 后形成了大

洪水。这场滔天洪水几乎淹没了先民在三海平

原创造的早期文明，而华夏早期文明正是由这

群劫后余生的先民所缔造的。早在旧石器时

代，海岱先民就开始掌握一定的渡海技术，开

始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至新石器时代，宛如

珍珠串一般的贝丘遗址更是见证了这段“以海

为生”的无声历史。

史前时期海岱先民已与朝鲜半岛、日本列

岛开始了文化交流，最初的交流极有可能是借

助星罗棋布的庙岛群岛。庙岛群岛的南端距胶

东半岛的蓬莱仅 3.5 海里，北端距辽东半岛的

大连老铁山 22.8海里，岛与岛之间最宽处也仅

有 22.8海里。行至辽东半岛后可沿辽东半岛的

东海岸、朝鲜半岛的西海岸靠陆地的近海处航

行，而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只有

180 公里左右的朝鲜海峡相隔，且中间尚有巨

济岛、对马岛和壹岐岛等岛屿相连，最窄海峡

处也仅 46 公里。海上距离如此之近，即使是

借助原始的海上交通工具也可在列岛间往来，

且受日本海左旋回流的影响，在朝鲜半岛北部

至日本邪马台国之间早有一条“循海岸水行”

的古路线。

除“循海岸水行”的古路线外，山东半岛

与朝鲜半岛极有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就可直航。

大量的出土材料证实，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考

古实物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

而在朝鲜半岛北部则主要是来自燕国和赵国的

考古实物，这一情况表明当时齐国走的极有可

能是海路，从山东半岛沿海的港口出发，经庙

岛群岛走海路进入朝鲜半岛，这是一条相对安

全又便捷的航路。

考古材料的印证

独特的制陶工艺。龙山文化以磨光黑陶著

称于世，而在日本九州绳纹文化晚期同样分布

着以“黑色磨研土器”为主要特征的陶器圈。

龙山文化在绝对年代上比日本九州绳纹文化约

早一千多年，日本学者贺川光夫认为绳纹文化

晚期的黑陶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且认为这

种烧制黑陶的方法是从绳纹时代后期中叶 （公

元前 1500 年前后） 由九州向北推广一直到达

北海道。自龙山文化以来，素面夹砂红褐陶一

直是东夷文化的独有特征，这种在陶器表面再

涂有一层红色陶衣的现象在日本弥生文化中期

须玖式陶器中也同样被发现，至于龙山文化晚

期的素面鬲以及岳石文化夹砂陶器表面常见的

篦刮纹，也与绳纹后期开始常见的刷目纹

相同。

水稻。日本弥生文化是以稻作农耕为主要

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而据日本农学家的研究，

日本原先并没有野生稻，日本的稻米应是从大

陆上传播过去的。至于其传播路径由于胶东栖

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稻谷遗存，有学者进而提出

一个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

本九州，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说法，简

称“北路接力棒说”，此说又因大连大嘴遗址

和朝鲜平壤附近的遗址都发现了稻谷遗存而得

到了相当的证实。

另有学者提出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在先秦

时期已存在直航，考虑到古代越人的航海技术

及海流、季风等自然因素，我们并不排除这种

可能。多条的传播路径加速了日本水稻的引

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的进程，也改变了

日本人的饮食生活。

支石墓。支石墓又称“石墓”，周代和秦

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南部、朝鲜半岛和

日本的一种重要墓葬形式，以四周立石、上盖

巨石板为基本特征，是古老的巨石崇拜观念在

丧葬习俗上的反映。有学者从其发生和存续的

时间顺序上分析得出，东亚地区的支石墓似乎

最初是在中国辽东半岛以及渤海湾沿岸一带出

现，然后传播到朝鲜半岛，后又传播至日本九

州的北部地区，到了公元 2 世纪之后支石墓在

东亚地区悄然消失。这种独特的丧葬方式不仅

在辽东半岛有发现，在海岱地区亦多有发现，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日本考古学家岛居龙藏 1928

年在淄博淄川区王母山上发现的一座石棚。不

仅如此，现今胶东半岛仍保留了不少以“石

棚”命名的村，另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种存

在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的考古遗存“南黄

庄文化”，其分布范围与胶东半岛保存的石棚

地名惊人的吻合，且有学者发现日本“弥生文

化石棺墓与山东省乳山市南黄庄墓地中石板墓

相似，用较薄的石板组成石棺”。古人视死如

生，如此古老且独特的丧葬仪式皆可证海岱地

区在两周时期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

岛已存在文化交流。

青铜器。铜器作为国之重器在先秦时期备

受统治者的重视，铜器作为一种合金，基本成

分为铜、锡、铅等。日本列岛虽有铜矿却不出

产锡，故中外学者多认为日本铸造青铜器的原

料是从我国输入的。北京大学教授陈炎曾指

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

青铜铎 350 件，与朝鲜出土地完全相同。这说

明，早在 2700 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

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

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

本”，深埋于山里的这些铎或是战败后所弃，

或为祭山神所用。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

曾出土 26 把铜剑，而这种平直刃长剑并不是

来自毗邻朝鲜半岛并有着陆路相连的燕国，这

种带宽浅血槽的铜剑来自齐国，属于战国时期

的齐式剑，考虑到这些剑尚未经磋磨和开刃，

极有可能为祭器。此外，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

市曾出土一件铜鼎，鼎腹满饰圆形的小“铸物

固定痕”，而这种“铸物固定痕”乃齐式铜鼎

所独有，这一现象表明当时极有可能已有齐国

贵族逃至韩境。

齐国的丝绸。齐国“通商工之业”的革新

开放措施使得“齐冠带衣履天下”，便利的地

理位置更使得齐国的丝绸甚至远销至日本列

岛。日本考古学家在佐贺县高来郡弥生文化的

墓葬中发掘了纺织品，它是被放在墓葬的陶瓮

中的，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经测定经线 40—

50 根，纬线 30 根，与齐国所产丝绸大致相

同。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开

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以国家形

式倡导和组织的主动对外贸易先河，而这一切

远早于汉代张骞的“陆上丝绸之路”。

朝鲜文皮。在“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的齐，我们竟然发现了与朝鲜半岛进行贸易的

珍贵记载，《管子·揆度》 载，齐桓公曾问管

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筴 （通惬，满意称心

之意），可得而闻乎？”管仲对曰：“阴山之礝

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发、朝

鲜之文皮，一䇲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

筴也；江阳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

筴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筴也。”管仲回答之

一的“发、朝鲜之文皮”，此处发、朝鲜均为

部落地名，发的位置大致在朝鲜半岛北部及辽

东半岛东部一带。管仲把发和朝鲜的文皮看作

与其他地区出产的珠宝、玉器一样珍贵，是天

下最好的商品，说明彼时朝鲜与齐国已有了商

业往来，而朝鲜的文皮就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

品之一。

水晶。韩国金海市良东里遗址曾出土一串

包括两颗水晶在内的项链，与淄博齐都南马坊

大墓出土的水晶极其相似。而中国古人素有珍

玉之传统，然齐国所辖之领地玉料产地并不

多，所以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水晶或滑石制品替

代玉器的现象。江苏东海县战国时原为齐国领

地，这里一直以盛产水晶而闻名，而同时期朝

鲜和日本又罕见水晶制品，所以极有可能良东

里遗址所出水晶来自齐国。随着水晶的流入，

传统的玉文化也自然而然地传至朝鲜，进而影

响了当地人的审美文化。

人类学相关研究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相信从新石器时代到

春秋时期，中国大陆就曾有人陆续到过朝鲜和

日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绳纹文化时代

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尚没有青铜器、铁器和

纺织工具，而弥生时代的标志则是农耕和青铜

器的出现，而导致这种巨变的原因极有可能是

外来人群的大量迁入。

中日学者早年曾对临淄地区古人群及日本

弥生人群作了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 2000

年前及 2500 年前的临淄人的骨骼形态学特征

与日本北部九州的弥生人相近，同属蒙古人种

的东亚类群。日本弥生人的最近源流可能与中

国大陆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古代人群有关，而日

本绳纹人则应另有不同的时空层次来源，如此

种种皆可证日本弥生时代的文化与海岱先民有

着难以割舍的渊源。

纵观海岱先民的早期海上对外交流，尤其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更是开创以国家形式倡

导和组织的主动对外贸易的先河。尽管这种早

期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不同文

明的未来走向，但彼此间的交相辉映同样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海岱地区为基

点的东夷文化向四周诸文化辐射着极其灿烂的

光芒，并同诸文化相得益彰创造了古老的东方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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